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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恭喜发财”

一、点火行动

“咔嚓”一声，有人擦亮了火柴。
黑暗里一点火光。
由于四周黝黯得像蒙住的固体一般，所以这一点火光，分外刺目。
原来有人在点香烟。
火光恍惚间，隐约照见这偌大的仓库里，或站或坐、或藏或伏的有二三
十人，三山五岳的人马都有，有的持械在手，有的揩汗卷袖，脸色惊疑不定，
全都严阵以待。
抽烟的人端坐中间。
这是一个一脸精明得接近奸险的人，摆明了是个见过风浪、要过人命的
老江湖。
四周的人对他都很尊敬、很恭谨、甚至诚惶诚恐。
他抽的是雪茄。
他双手抱着一个长方形的盒子，抱得甚为用力，仿佛一松手。就会失去
那件事物似的，而那件事物又似是比他的身家性命还重要。
点烟的人是他的手下，就站在他身后左右。阴阴森森的，样子很相像，
一看就知道不但是高手，而且也是杀手。
火熄了。
黑暗里只有雪茄一红一照的燃着。
大家都在黑暗里。
静默。
有个站着的手下沉不住气了，低声问一位有椅子坐的塌鼻汉：
“大佬，我们等什么？”
塌鼻汉子说：“别吵。我们等大大佬发号施令。”
另一个三角眼的头领也忍不住问：“大大佬，我们还等什么呀？”
那抽雪茄烟的，用鼻子缓缓喷了两柱烟。说什么也不肯把放在盒子上的
手腾开，“我们的行动就是——”他哼哼地道：“等‘恭喜发财’来。”
“恭喜发财？有红包派呀？”有人不知就里的说。
“恭喜发财？那个女飞贼？”那个扁鼻汉即问。
“等她来？她是专门黑吃黑的，我们⋯⋯”另一个头目失声地道。
“要是她来的，我们这尊‘双凤朝阳翠玉舟’岂不是保不住了！”
众下七口八舌地骚动起来。
“我们就是要等她来，”那名“大大佬”示意身后的手下拿掉他嘴里的
雪茄烟，以便他可以好整以暇的说话：“‘恭喜发财’时常跟我们作对，谈
什么劫富济贫，就吃定了我们似的，发她的白日梦！我呸⋯⋯大佬大大吩咐
过：我们要给她一点教训。”
各方领袖俱为之动容：“原来是大佬大大的意思。”
“大老板要抓‘恭喜发财’？”
“大大佬”仿似有了这个靠山就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是呀，大佬大大
李大老板吩咐下来，要我们把‘恭喜发财’抓住，到时候⋯⋯”阴笑几声，
故意不说下去。



各方头领都此起彼落的怪笑了起来。
“听说‘恭喜发财’还是个女人哩。”
“还是个漂亮的女人呢！”
“把她抓到我们高兴怎样摆布都行！”
“⋯⋯谁教她做贼呢！”
大家都邪笑起来，心照不宣。
忽然有略带沙嗄的声音说：“我们也还不一样是贼！”
众下笑声陡止。
那三角眼汉子回答：“我们不同！我们是强盗，杀人放火金腰带，当小
贼不合时宜，要做就做大的，做大就可以大鱼食小鱼。”
另一人说：“⋯⋯她，会不会来？”
“大佬大大说她会来就一定会来的。”大大佬又示意手下从他嘴里摘去
了雪茄，喷了一口烟才说：“这宝物‘恭喜发财’窥视已久，”他用手轻拍
了拍木盒，“怎会不来？”
有人问：“怎么不开灯？”
有人答：“咱们引那女贼不加防备就摸进来呀。”
有人古怪地笑道：“万一摸到咱们的⋯⋯”
“怎么？阿炳哥，你还怕人摸呀！”
众人又笑了开来。
“开灯吧，咱们人多，在暗里不好动手。”
“开灯变成我们在明，她在暗了。”
“怕什么？有大大佬阎麻皮在这里，还怕‘恭喜发财’发得了财？”
那大大佬一听，立即威风凛凛的下令：“好，开灯。”
灯开了，二三十个帮会人物，有的穿唐衫、有的穿西装、有的把帽子压
得低低的、有的是小胡子、大光头。
只有一个穿长袍的人，垂着头，甚瘦削，头发长，遮去了大半边脸。他
膝上有张白纸，正在随意地画些人像。他画的正是在他对面那个三角眼汉子。
在他身边还有一支黑色长伞。
那个扁鼻汉子说：“听说‘恭喜发财’的手下也很厉害，咱们要小心一
些。”
有人嘲之：“阿炳，你总是生人晤生胆！”
大家哄笑，那名三角眼的汉子笑说：“女孩子当贼有几个是漂亮的？要
是漂亮早去做妓女了。”
阿炳抗声说：“那可不一定呀，听说‘恭喜发财’有个妹妹，也是很靓
的。”
突然间，灯熄了又亮，亮了又熄，终于还是熄灭了。
众下一阵骚乱。
外面有几道强光射进来。
警车号大作，由远而近。
室内人全乱了阵脚。
有人叫：“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大大佬喊：“大家不要慌。”
那个略带沙嗄声音，原来是名小胖子，只听他嚷道：“大队警察，来包
围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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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
“至少有一两百人。”小胖子喘着气回答。
警大吠声和警号交杂。
扩音器在外面高喊：“仓库里的人听着：我们是警方人员，你们己被我
们包围了，限你们在三分钟之内把武器放下，举手出来投降。”
屋里的帮会人物，有的想抵抗，有的想投降，有的想硬拼，但大多数人
只想逃走。
“死啦，死啦，等不到女贼，等到了警察。”
慌乱中，有人对外开火。
大大佬立即喝止：“想死咩！”
外面照射灯更多添了几盏，强力的射入屋里，广播不住重复。要仓库里
的人弃械投降。
大大佬也慌了起来，抱住盒子不知如何是好。
有一个穿棉袄的人过来悄声跟他说：“来，我们护你逃走。”
大大佬有些迟疑：“他们呢？⋯⋯”
那人低声说：“快，一起逃就都逃不掉了。”
一颗催泪弹丢了进来，一时间，仓库里的人狼狈得就像一锅打翻了的粥。
大大佬逼于无奈，只好跟那人逃走。阿炳、刀疤汉都跟着他跑。
他们才跑出仓库后门，警犬猛吠，有人大叫：“别跑，再跑我们开枪了！”
还有一个女警在扩音器里大叫：“快些投降，否则，我们就走——”停了一
下，似遭人责骂，又补充说：“对不起，说错了。你们快些投降，否则，格
杀勿论，知未？”
这一吓，大大佬等跑得更快。
阿炳大呼：“大大佬，等等我，我跟不上⋯⋯”在后尾随着那个语音沙
嗄的小胖于，拾起一块石子，认准了他的小腿，就狠狠给他一记。阿炳咭地
一声，仆倒于地。
大大佬再也不回头，忙着逃。那三角眼却瞧出有点不对劲，一把揪住那
穿棉袄的小伙子，厉声问：“你是大老板的手下？怎么我没见过你⋯⋯”
话未说完，已闷哼一声。
他的背脊给一长物刺中，直贯入胸。
长物缓缓收回，刀锋弹入伞里，在他背后正是刚才那个低首画人像的高
瘦个子。
那穿棉袄的人盯了高瘦青年一眼，似甚有责恨之意；但在微光映照下的
脸容，美得可以令人忘记一切。
大大佬不知道背后发生的一切。
他那两名手下忽叫他：“趴下！”
他连忙卟地伏下，状甚狼狈。
忽然，手上的盒子给人夺去，原来是那穿棉袄的人。他吃了一惊，正想
夺回。
那人却交给他一把枪。“你拿这个来保护自己吧。”然后又把盒子交回
给他，便似要离去的样子。
大大佬吓得面无人色的道：“你们要去哪里？”
那人说：“我们？去引开警方的追踪呀！”
大大佬感激零涕：“谢谢，谢谢你们，我阎麻皮今生今世一定不忘了你



们的大恩大德⋯⋯”
那人笑道：“你这些话，等到祭祖的时候再说吧。”然后招呼那两名杀
手及高瘦个子等离去。
那高瘦个子拿着黑伞，好像还想动手的样子。
穿棉袄的人立刻制止。
他们都在射灯下影影绰绰的迅速离去。
良久。
大大佬伏着，还吓得不住颤抖。
“大大佬，大大佬，阎大大佬。”
有人在唤他。
唤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声。
大大佬大奇。
“大大佬，你在哪里？”
大大佬认得出是自己手下的声音。
他试着低应了一声：“阿炳？”
阿炳喜跳着过来，发现了他。
“你还没死呀？蛇眼明给人杀死了！”阿炳见着大大佬，喜出望外的道，
“你怎样呀？你没事吧？”
大大佬又惊又疑：“那些警察⋯⋯”
“假的，统统是假的！”阿炳说，“没有人，全是偷来的空车、录音带⋯⋯
人都走光了。”
大大佬想了一想，跳了起来，立即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是一块石头，石
头上还黏了个红色，用黑字写着：
“恭喜发财！”大家一同惊叫了起来。
“恭喜发财！”大大佬绝望地哭丧着脸道，“死啦死啦，今次我回去怎
样向大佬大大交代！”

二、轻易伤人非高手

一行人骑脚踏车的、乘坐吉普车的、驾计程车的、坐宾士的，各人恢复
原来的模样，分批回到别墅。
那个声音略有些沙嗄的小胖子叫做游白云，专长是掷物和踢物。他以前
曾是少棒投手和足球队健将，可是胆子很小，任何事物一旦落在他手里，掷
也好、投也好、踹也好、踢也好，变成了他的暗器，总能命中目标，这样至
少可以让他不必跟敌人近身相搏成短兵相接。
刚才就是他出手用石子把阿炳射倒的。
那站在大大佬阎麻皮背后的一对“杀手”，其实是两兄弟，肤色较白的
叫李一直，皮肤黑黝的叫张一横。
李一直、张一横正取笑游白云胆小，刚才一役里，小胖子游白云因怕被
人眶破，吓得几乎屁滚尿流。
游白云只要不是跟敌人交手，立时显得雄赳赳、威风凛凛，同时也牙尖
嘴利起来。
可是当阿珍也加入“黑白两兄弟”一起来取笑游白云之时，游白云就会
忸怩腼腆，不敢反驳了。



张一横和李一直，挤眉弄眼，心照不宣。
阿珍原名方巧争，又名“生电珍”。无论她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掩饰不
了她娇人的身材。她穿较松宽的衣服时，令人想像她的胴体在衣衫的空间里
正在作优美的舒展。她穿紧身服饰时，令人的遐想达到了纸包不住火的地步。
她倒不在意人怎么去想她。
她大开大阖，大拳大脚，清清纯纯，自自然然，说说笑笑，开开心心，
眯着眼笑时，就像一只狐狸；不笑的时候，就橡一个孩童。
她少女得让人大开眼界，并体味到太美丽的确是场灾祸，而且容易让人
嫉妒，而她自己却毫不知情、全不自觉。
她的年纪还不到二十岁，跳蹦蹦的，功夫极佳，不喜欢用脑，因为她觉
得用脑会容易使人苍老。
她做人的宗旨是：能“电”人就“电”人，“电”一下，显示魅力，增
加了解，益人利己、绝对不坏。
小胖子游白云对她神魂颠倒到了六神倒颠的地步。
还有阿忠、阿奸，都是小伙子，阿忠貌似忠厚，精通电器，擅开夹万，
但最会推诿责任。阿奸长相吃亏，是飞车能手，亦善乔装打扮，却是个最肯
“孭镬”肯负责任的人。两人都是年轻小伙子。
这几人在别墅的大厅有说有笑，打打闹闹，只有一人，神色冷酷。他换
掉长袍，戴上太阳镜，穿黑色西装、黑色大楼，低首只在白纸上画人物肖像。
方巧争一伸手把他膝上的白纸抢了过来。
这人想发作，见是生电珍，便强忍住。
生电珍看那肖像：只见有头发有脸廓但未画五官，她偏了偏头，噘了噘
嘴，看不懂。于是问：“阿浩，你画什么？”
“画你。”阿忠说。
“画公仔。”李一直说。
“⋯⋯不对，是画乌龟。”张一横说。
屋里的人，恶作剧的牙嘴八舌，胡扯胡猜。
这时只听一阵摩托车声。
“方姐回来了。”阿奸嚷。
大家都表现得十分雀跃。
阿忠、阿奸兄弟开门去看。
只见门口摩托车的引掣仍在发动着，车上却无人。
生电珍等大奇。
只有阿浩元动于衷，忽停下画笔，唤：“方姐。”
方心如已在大厅里出现。
众人回过身来，啧啧称奇。
“方姐，你真是神出鬼没。”生电珍说。
“当然啦，如果‘女侠恭喜发财’方姐像你这样粗心大意，又怎会这么
出名？”阿忠调侃她。
生电珍佯怒。
“人生在世，其实不必一辈子名满天下。”方心如有点感叹的说：“只
要一时名动江湖也就够了。”
她一面说一面把手上的盒子放到桌上，解开一看，果见那座翠玉舟，精
致瑰丽，众为之赞叹不绝。



方心如似很有点不高兴。
“你们实在太过分了。”她向阿忠、阿奸说：“你们切断电源的时间配
合不够准确，居然还给阎麻皮他们开亮了电灯，要是我们给认出来了怎么
办？”
阿忠、阿奸都垂下了头。
小胖子游白云登时得意洋洋。
“你平时信什么教？”方姐忽问他。
游白云一愕：“睡觉。”
方姐又问：“你信什么神？”
“我整天都拜关帝公的。”游白云傻乎乎的笑着回答。
“那你最好回去拜谢关帝了。”方姐说。
“为什么？”
“因为你在仓库时说话，声音怕到发抖，”方姐没好气的说，“你没给
当场认出来，不是关帝保佑你，就是实在没有天理了。”
游白云大为尴尬。
生电珍笑嘻嘻地，幸灾乐祸的睨着他。
“还有你，”方姐这回针对生电珍，“居然要匪徒出来投降都会把话说
错！”生电珍伸伸舌头，耸耸肩。
方姐转身，上楼，“我先把东西藏好，你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一起
去庆祝。”
大家都欢呼叫好。
方姐才上了楼，生电珍就拍拍心口，说：“吓死我。”
方姐走到楼梯中段，忽然停了下来，遥俯向阿浩疾言厉色的说：“你一
动手就杀人，这样不是替我们办事，而是替我们结仇。你再要这样辣手无情，
小心他日别人也对你辣手无情。一个真正的高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
不会轻易伤人的，更何况是杀人！”
阿浩脸上闪现了青筋。他似不服，但竭力忍了下来。
他把自己在白纸上所画的人像大力涂掉。
他是那么的用力，以致把铅笔也折断了。

三、美丽得令人原谅一切

方心如回到了楼上房间，锁了房门，然后脱掉身上的男装、棉祆。
她穿着这些粗陋的衣服时，她的容姿，在风尘中带了三分艳色，在倦意
里又生了七分楚楚，这都衬出了那一缕英朗之气和粗犷之色。
等到她身元寸缕的时候，整个人都奇迹一般的柔和了起来。那种柔和，
就像在渐黯的窗边点亮一盏灯一般，不但美丽浪漫，甚至还有点伤感。
方心如似乎也有点伤感。
岁月是不饶人的。
她在化妆镜前坐了下来，在端详自己的容姿。
她已不算年轻，可是肤色匀美如皂，肩膊的弧度就似是鹅蛋壳，修长的
玉臂就像是月夜中静淌的长河。然而她的乳房仍是坚挺如处子，就像凝脂堆
成的山坡，可以令人的视线来不及作一声失足的惊呼。
她微微笑着，薄叶般的唇呈现美好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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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轻抚自己的乳房。
她把黑发全拨向后脑。
然后化妆。
当她涂上淡紫色的唇膏时，忽然“哎”了一声。
她在叹息。
她是寂寞的。
然后她穿上了衬裙。
她已完全恢复了女性的娇柔，跟刚才英气豪风的她，判若两人。
之后她推开盒子，旋开夹万，把丹凤朝阳翠玉舟放进了夹万。
夹万里还有一大堆奇珍异宝。
她没有马上关起夹万，而是走到那座大衣橱去，大概是要找一件衣服穿
上。
她打开衣橱。
衣服里有一个人。
男人。
方心如退了一步。
男人神色镇定，微笑而有礼貌。
“你好。”
方心如甚力震动，“是你！”
那男子穿整齐西装，蜷在衣柜里已许多时候了，他却似点尘不染，连衣
服也不皱。
他态度从容，神情温和，眼里透露着一种深情，但语音却十分冷峻。
“你几时进来的！？”
“你进来之前。”
“你看到了什么？”
“我什么都看到了——”男子的眼里浮现了一种无限陶醉的神色，“包
括该看的和不该看到的。”
方心如恼了：“你——”
“你放心，我一向都是非礼必视、而且还目必邪视的，”那男子笑着注
目向方心如丝质衬衣里的胴体，“更糟糕的是，看到这么美好的事物，我一
面看一面心有邪念。”
方心如豁出去了，把胸脯一挺，笑骂：“神探张夸，你想怎样？”
张夸用枪嘴顶一顶帽角，笑道：“我什么都想，可惜——”
他无奈地道：“我什么也不能做。”
方心如瞪着他，眼里却无多大的恶意。
“对不起，我想看你夹万里的证据，便不能不等你把衣服换好，”张夸
解释道，“当然，那是我的眼睛有福气。”
“你都看到了？”
“我看到一切我要看的东西了。”
“你不怕我对付你？”
“你没看到枪在我手里？”
“你不知道我楼下有一群手足么？我一叫，他们就会一拥而上。”
“你不知道我在外面已有二十一个兄弟在等着我么？我一扳枪掣，他们
都会冲进来。”



“你想干什么？”
“我？”张夸忽然大力地用双手抓紧方心如的肩膀，很急切诚恳的道：
“小方，到今天，你应该收手啦，再搞下去，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方心如本想挣扎，但只挣动了一下，就黯然地道：“我现在已收不了手
了。”
“你拿得起的东西没有理由放不下的，就看你有没有决心去放下而已。”
张夸说，“我知道你们一向都是劫富济贫，这么多年来，慈善机关那一大堆
无名氏的捐款，大概有不少是你们的杰作，但你总不能当贼当一辈子呀！”
方心如无亲地道：“一次当贼、一辈子都是贼！现当做贼的不是已给兵
抓到了吗？真凭实据，也不到我抵赖。”
“我这次可以不抓你。”张夸诚挚地道：“但你一定得要不再做这一门，
早日做正行生意才行。”
方心如错愕：“你⋯⋯说什么？”
张夸凝视地道：“我说真的，趁总探长未来之前，你早些走吧。”
方心如很有些感动：“你放了我？”
“答应我，不要再做贼。”张夸幽默的说，“卿本佳人，奈何作贼。我
也不想那么活色生香的女士‘恭喜发财’，被人关进牢里发霉。”
方心如一双美眸对剪着许多谢意，带点怀疑的问：“你⋯⋯为什么要放
我？”
“余地，”张夸倒有些夸夸其谈他说，“做人处事，一定要留人余地。
何况⋯⋯你们专门黑吃黑，只劫不义之财，我何不留你们一线余地，好让你
们重新做人，重返正路？”
“得了得了”，方心如觉得很有些扫兴，“洗手就洗手，不干就不干，
反正老娘干别行也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本钱，别大条道理了。”说着拨开张
夸的枪，大大方方的随便套上件衣服，便要下楼去。
张夸急着扬枪：“你？”
方心如没好气的道：“解散呀，我不到楼下去，又怎样遣散他们？”
张夸这才松了一口气，见方心如忿忿的下楼，忽微微笑着唤了一声：
“恭喜发财。”
方心如一怔，停步，回眄，眸色美极。
“你，”张夸又用枪嘴推推帽角，“真是美得令人原谅一切，遗忘一切。”
方心如哼了一声；“也不见得能令你忘了公事。”
说着便走下楼去，嘴角禁不住飘出一抹难以自抑的笑意。

四、解散

方心如在另一处向在场的方巧争、阿浩、李一直、张一横、游白云、阿
忠、阿奸等一干手足道明解散、洗手不干的事。
阿奸登时变了脸色，粗着脖子嚷道：“神探张夸！让我干掉他！”
方心如立即制止道：“我不准你这样做！”
阿忠抗声道：“方姐，现在是人家来绝咱们的路㖞，我们难道就这样算
了不成！？”
“如果人家真要绝咱们的路，早就把我们全送到牢里去了，”方心如忽
然生起了感喟：“⋯⋯这些年来，咱们也干了不少大买卖，也该收山，干点



正事了。”
阿忠、阿奸有点忿忿不平。
生电珍偏了偏头问：“那么，方姊，你洗手不干之后，要干什么？”
方心如悠然负手，来回踱步，“这几年不是从正途取得的钱财。咱们只
为自己留下十分之一，要开间酒楼总是可以的吧⋯⋯”
生电珍试探着问：“那⋯⋯我呢？”
方心如笑，“你？就来帮我的手吧。”
生电珍高兴得跳了起来，拍手笑叫：“好呀，我不必失业了！”
游白云也笑得嘴巴合不拢：“好哇，我也过去帮方姊开酒楼，”一面幻
想起来，“我当大厨，一面炒菜，一面吃⋯⋯”
“我们酒楼的菜给你吃光了，还能招呼客人么！”方心如笑啐，“一个
大男人，还不自己去找事做去！”
游白云登时美梦碎，叫了起来：“太残忍了，我⋯⋯我这样，谁会请我？
我能做得了什么？”
方心如甜甜笑开了：“你可以去找张探长啊。”
游白云愕然：“张夸？”
方心如抑不住甜笑：“张大哥会照顾你的。”
游白云苦口苦脸、颓然不振。
阿浩猛抬头，涩声说，“方姊，你真的不干了？”
方心如笑啐：“这还有假的不成。”
阿浩用力握住手中的笔：“为什么？”
方心如回味似的道：“余地，别人给我们余地，咱们也该留一条退路给
人。”
阿浩的话音仿似从牙缝里吐出来：“你信了张夸的话？”
“你又打算怎样？阿浩，你身手这么好，有什么打算？”方心如反问他。
“你不干，”阿浩下定决心似的，“我就去跟大佬大大。”
“你要跟李大鳄？”方心如微诧，“他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但他一定会重用我。”
阿浩极有信心。
方心如长吁口气，“好吧，反正我是不干这一回事了。李大鳄无恶不作，
你要去跟他，我也不阻拦你，但你要小心才好⋯⋯希望你日后行事，能予人
一点余地。”

五、那女子有一双烟花般的眼

这日，方心如打扮得特别明丽雅净到酒楼去喝茶。
酒楼时值客人最多的时候，很多男性的茶客，见到这么一个美得出神人
化的女人，都直了眼睛。
方心如神态自若，还特别妖娆炯娜，绕到一张桌子旁去。
桌上开了几个茶位，但只来了一个人。
那人用报纸遮着脸孔，似是读报入神。
方心如足足等了好一会，那人仍没有反应。
她自手袋里取出化妆镜，抚平翘起的鬓发，又整整耳环，那人隔着报纸，
取桌上的茶，呷了一口，又放回桌上，似在根本不知道有人坐在他对面。



方心如不耐烦了。
她轻咳一声。
那人似仍无所觉。
方心如忽然调皮地笑了笑，偷偷地拿了那人的杯子，一口茶加了十块糖，
还洒了些胡椒粉，用小匙搅匀后，再推回原位。
果然那人拿起杯子。
方期待那人照样喝茶。
可是茶杯停在半空中。
“恭喜发财，我知道是你。”
方心如登时红了脸。以平时她的老练沉着，也不知怎的，一遇上这个男
人，她就变得像少女一般脆弱多感。这点她自己也不明。
“哗，在公众场合这样叫法，想人来找我麻烦咩！”
那人移开报纸，现出一张十分男性的脸。
脸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双多情的眼。
那男子微微笑，“你在里面加了什么东西？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唉了
一声，放下报纸，把那一杯“胡椒茶”倒掉。他却一点也没有生气。
方心如看看桌上已倒了几杯茶，问：“怎么？大侦探还约了人来？”
那男子正是张夸，他点了点头。
“有什么事？”
“那次的事，很多谢你。”
“没什么。这世上恶人这么多，轮都轮不到你们这些还有良心又肯帮人
的人入狱。”
“我已经改邪归正了。”
“哦？”张夸打趣他说：“只要别改正归邪就好。”
这时，忽上来了两个衣着光鲜得有点夸张的妇人，无意间看见方心如，
喜得叫着过来，即亲热又敬畏的招呼起来。
“方姊。”
方心如没好气的点了点头。
那两名妇人当即向方心如倾诉她们手头桔据，被“大耳窿”追迫，急需
钱用的事。一人则说她丈夫好赌，给“狗王”抓走了，方心如一拍桌子，叱
道：“有这样的事！”
张夸也眼皮子一跳，但冷眼旁观。
方心如当即给那妇人一叠钞票，挥手吩咐：“你们先回去，不要害怕，
那些事，我会替你们解决的了。”
那两名妇人，对方心如感激涕零：
“方姊，日后要有什么事，告诉我三姑和我金牡丹一声，我们一定⋯⋯”
方心如挥挥手，两位妇人知机的说：“我们就不妨碍你们两位饮茶了，
你们慢慢饮啦⋯⋯”
好不容易那两名妇人才离开，方心如见张夸嘘了一口气，便问：“你⋯⋯
你不高兴？”
张夸把报纸折起。“没有。”然后又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她们来找我帮忙，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呀。”方心如不服气他说，“你
们警方要是做得好，又怎会有这种事？何况，这种事由我们出手，总比你们
警方好办。我是在帮你的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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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忙？”张夸对方心如觉得很有趣地道：“你不给麻烦我已经是谢天
谢地了。”
方心如机趣地偏首道：“原来，我常给你麻烦的么？”
“你不是已开了家酒楼的吗？”张夸把话题一转，“今天上这家酒楼来，
不是喝茶吃点心这么简单么？”
“你说对了。”方心如索性“打蛇随棍上”：“我来介绍人来帮你的忙。”
张夸笑了。
“你笑什么？”
“果然无事不登三宝殿。”
“谁说！人家也是想来见见⋯⋯”方心如咬着下唇，忽闪现了一种平日
绝少见到的忸怩。
忽听有个小女孩的声音叫道：“爹爹。”
张夸连忙道：“叫方阿姨。”
小女孩叫：“方阿姨。”
小女孩身边还有一位妇人，温良贤淑，手里挽了一大堆超级市场的袋子，
腹部微微贲起，正说：“这位是⋯⋯”
张夸介绍：“她是我太太。这位是方小姐。”
方心如机械式的站起来，寒暄了几句。
小女孩要吃虾饺，张夸替她叫了，又抚着她的头发，问太太想叫点什么
来吃？
张太太问方心如：“方小姐还没叫东西吃？”
方心如忙笑道：“我不饿。”
张太太抚了抚至少已有了五个月的肚子，笑着说：“哎，我这叫不吃也
得要为孩子吃了。”
方心如说：“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张夸一愣，微站起身，“你不是说⋯⋯”
“我真的有事，”方心如猛看腕表，“我要先走了。”
她匆匆离席，人客喧哗声，好像是嘲笑她一般的哄响着。
张太太见方心如走得仓皇，暗自睨了她的丈夫一眼，低头吃点心，问：
“她是谁？”张夸点烟，长吸了一口，再喷出来：“朋友。”张太似不得意
的说：“那女子有一双烟花的眼⋯⋯”
方心如这时走到楼梯口，她扶着澄黄的栏杆。
游白云和阿忠正好走上来。
游白云喜叫：“方姊⋯⋯你不舒服呀？”
方心如横了他一眼，摇摇头，走下楼去。
游白云急呼道：“方姊，你不是说要介绍我跟张大哥做事的？”
方心如头也没回，乏力地抛下一句话：“他在楼上，你自己去找他吧。”
游白云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数年后⋯⋯



第二章  辣手摧花

一、戴太阳镜的女人

在“的士高”门前，一个公子少爷带了一名少女出来。那名少女短发、
黑衫裙、黑太阳镜。黑衣衫里裹不住女子青春逼人的胴体，黑眼镜遮不去少
女灵气逼人的美靥。
那公子哥儿正鼓其三寸不烂之舌：“嗱，你跟我回去，我别墅里有很多
friend，正在开派对，又有游泳池，你跟我走，我们一起去通宵狂欢，然后
我再送你回家，好不好？”
那女子甩开他的手，别过脸去，故意不理他。
那公子更急了。“阿珍，阿珍，你听我说，我李年鹰是正人君子，一向
彬彬有礼。”说着伸过去牵阿珍的手，一手搭向她臀部，给阿珍一拧身甩开。
他厚着脸皮涎笑着说下去：“我是李大鳄的儿子，有名誉有地位有财产有身
份，怎会⋯⋯”
阿珍笑接下去：“既然你什么都有了，不如你自己一个慢慢叹吧。”说
罢似要离去。
公子急得什么似的，忽想起一事；“你不是家人有重病吗？”
阿珍停步，凄苦到出了面的说：“是呀，他⋯⋯他还在医院里，等着动
手术⋯⋯可是我没那笔费用。”
“公子李”奋勇仗义的说：“好，助人为快乐之本，你跟我回去，我拿
钱结你！”
阿珍既狐疑又感动地道：“你⋯⋯真的肯？”
“是呀，医院难道可还收信用卡，”李公子心想，此计可过也。“你总
要跟我回去一趟，才能拿到现款呀。”
阿珍在想，犹疑着，“可是⋯⋯快下雨了。”
公子李扶她上车。
那是一部劳斯莱斯。司机驾驶，手下替公子开了车门。
公子把仍在考虑着的阿珍推上了车。
这时，“的士高”的门口，走出了四名少女。
她们年纪甚轻，只十几岁。
都很漂亮。
都穿窄紧的黑衫裙，银链银耳环，配着紫色唇膏，都戴太阳镜。
最“招积”而又最甜的一个小女孩说：“珍姐上车了。”
其他三个女孩都笑了起来。

二、雨夜佳人

车子在一间豪华别墅前停了下来。
这豪华别墅有着喷水池、花园、洋房，极尽奢华，使得阿珍一踏下车来，
即赞羡不已。
“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么？”公子李得意他说。
“你又说正在开派对，”阿珍伤戆戆地问：“怎么静悄悄都没有人的？”
公子李忙指着他三个西装笔挺的手下和四名穿工人服的仆役说：“这不



是人吗？还早哩，人客就快到了。”
“哦。”阿珍这就信了，跟他走进别墅。
走进别墅之后，阿珍仍对这豪华大宅里的一切摆设，啧啧称奇。
公子李倒了两杯酒来，递了一杯给阿珍，然后跟他碰杯。
阿珍伸手：“钱呢？”
公子李诡异地笑着，挥了挥手，工人和手下交换眼色，都知机走了出去。
阿珍除下了太阳镜，一甩乌发：“唔？”
公子李对她那一张笑起来像猫一般的玉靥，还有在紧身服饰下几乎要怒
放的青春胴体，有压抑不住的冲动。
他走到桥木大桌前，拍了拍桌面：“钱？在里面。”
阿珍的笑意更妩媚了。
公子李似被电流贯通了一般，好一会才能恢复神智，依然步步为营：“你
别急。先跟我干了这一杯再说。”
阿珍佯嗔地道：“人家不喜欢喝酒嘛。”
“一杯。”公子李陪小心，赔不是地哄她：“一口，一口也好。”
“好，就一口。”阿珍天真地与他碰杯，呷了一口，看看腕表，外面响
起一阵雷声。
“又会这么巧的。”公子李嘿声笑道，“又行雷又下雨⋯⋯”
阿珍怖然叫道：“怎么你笑得像粤语残片里的色狼一般⋯⋯”
“什么像！”公子李奸得出了面、也下流得出了骨，一步一步地逼近阿
珍：“简直就是。”
阿珍正想逃跑，忽然天旋地转，她抚着头，“乒”地手上的杯子打碎了。
“怎么我的头会昏昏的⋯⋯”
“当然了。”公子李兴奋得什么似的，“我下了药嘛。”
阿珍正极力想逃，大声呼救。
“没有用的，”公子李追逐她，一面喘息一面笑说，“在我这儿，你喊
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救你的。”
外面雷声、风声、雨声。
电闪。
阿珍惶惧，匆忙间打翻了一口花瓶。
一束玫瑰落在地上。
阿珍抓着台灯，想要反抗。
公子李逼近，冷笑着，踩过地上的玫瑰。
紧接着是“兵”的一声巨响。
屋里传出挣扎、低号、哀呼。
别墅外的守卫又想看、又掩住嘴笑。
“公子这次可“得米’咯。”
“这次公子选的可是‘正嘢’。”
屋内电灯全熄，完全静了下来。
“‘掂哂’。”一个守卫叨了根烟，有点没瘾他说，“咁就玩完。”
忽听到别墅门内在敲响。
“笃笃。”
接着又“笃笃”两声。
三名守卫大奇。



“去看看。”一人掏钥匙开了门，“公子⋯⋯”
只见黑暗里，有两只春葱也似的玉指，在招他们过来。
于是他们互觑一眼，大惑不解的走了进去。
门关上。
打斗声。
这时，门口又来了四个黑衣女子。
正是“的士高”那四个时麾的小女孩。
她们试探的叫：“珍姐，珍姐。”
门忽然开了，里面的人“嘘”了一声。
她们走进去以后，“怎么这么黑？”灯就开了。
三个守卫全被击倒。
公子李被脱剩下一条内裤，倒吊起来，还五花大绑，嘴里至少塞了十朵
玫瑰，哭丧着脸、全身抖哆。
四个女子都笑了起来，然后满屋子乱跑，赞羡这别墅的豪华。
那个甜甜的小女孩过去握着生电珍的手说：“珍姊，你真本事。”
生电珍俨然是这些人里的领导，逐一吩咐说：“闲话少说。MIMI，你看
着他们。CICI，你去把值钱的都搜走。GIGI，你去外面把风。SOSO，你开夹
万抽屉，听这二世祖说，钱都在这里。”她拍拍桌子。
四个小女孩都爽快而且勤快地应道：“是。”
外面一道闪电，轰的一声响。
阿珍拿着个小纸包和一杯酒，向公子李走近，惋惜似的叹道：“你想骗
我饮春药？好，”她把整包药全倒进酒杯里，轻轻摇匀：“你自己来喝光它。
“说着把公子李嘴里的玫瑰花抽了起来。
公子李几乎哭了出来。
嚓地又一道闪电。
外面的雨好大。



第三章  伤心比伤身更伤

一、文胆武胆

当李公子脸青鼻肿、四肢无力的走进会议室哭诉的时候，李大鳄铁青着
脸，愤怒得连雪茄都咬断了。
他的手下很少见过李大鳄会那么生气。
他劈面就给他公子一巴掌。
“你丢脸不要紧，你丢的是我的脸！”李大鳄怒斥，“你衰不要紧，竟
衰在女人的手里！你居然还是我的儿子！
李公子垂头丧气的抗辩：“她——不是普通的女人。”
李大鳄的巨手一拍桌子，“女人就是女人，难道还有四个乳房两张嘴不
成！？”
李公子递出一个红包。
李大鳄怔了一怔，接过来：“什么？”
他身边的一个虬髯壮汉立道：“恭喜发财！”
李大鳄吼道：“司空神经，你真的发神经啦？现在八月十五未过，你就
想过年拿红包啦！
司空神经是李大鳄手上的“文胆”。“不是，大佬大大，”文胆立时申
辩：“这红包是女飞贼‘恭喜发财’的记号。”
李大鳄呆了一呆、喃喃地道：“是她？她不是已经洗手不干了吗？”
“唉，我也听说她退出江湖了，怎又⋯⋯”文胆付好他说，“不管怎样，
她敢惹上公子，咱们就得要她好看！”
“武胆”金童川页是个形状猥琐、瘦削的汉子，即站起来道，“大佬大
大，这交给我好了。”
李大鳄倒是平静了下来：“听说‘恭喜发财’颇有几分姿色？”
文胆点点头。
李大鳄■■怪笑。
众手下也跟着笑。
李大鳄忽地把笑容一敛，示意叫手下替他点上一根雪茄，“上次她盗取
了咱们的丹风朝阳翠玉舟，吃了咱们一局，这给那姓张的拿去立功，呜呜，
我迟早要他们⋯⋯”
语音一落，“不过，在那批货未到手前，咱们先不要惹事，不许轻举妄
动。知道了没有？”
众手下齐声道：“知道了。”
李大鳄游目四顾，间：“阿 CooL 呢？”
武胭立即显出很不以为然之色。
文胆忙答：“他正押一批货到泰国，今晚就会回来了。”
李大鳄弹弹烟灰：“他回来就叫他来见我。你们这些人，都没有一个及
他能干。”

二、朋友酒楼

在这家金碧辉煌的“朋友”海鲜酒家里，游白云正据了一桌，跟三五个



朋友大谈他当差的“威水史”。
“⋯⋯那次那个匪徒，你都不知道他有多凶！他左手拿刀，右手拿轻机
枪，左腋夹了一名小孩子，右时箍着一个女孩子，都是人质⋯⋯那时候，一
地都是死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那只狂魔又想杀人，“嘶’的一声，他
竟在众目腰腰下，把那女孩子——”
“女孩子的衣服撕破！“一名听众说。
“哗！”另一名听到入了神。
“那女孩子靓不靓？”阿忠认真的问。
“靓啊！”游白云一说，大家都“噢”了一声，更有趣昧听下去，“可
是那狂魔不是撕那女孩子的衣服，而是撕那女孩手上那本书，”
“车！”众皆强烈反应。
“后来怎样？”阿忠问，“那人发神经不成？书都好撕的！”
“他正是发了神经！”游白云兴致勃勃的说了下去，“就是因为他老是
考不上大学，所以大发神经，伤了几个人，我看情形不妙，奋不顾身，见义
勇为，勇者无俱，仁者无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国为民，有勇有谋，
至死不计，行侠仗义，功高盖世，名满天下⋯⋯”
阿忠见游白云越说越奋亢，连忙拍拍他两腮：“喂喂喂，你也发神经啦。”
“我冲了过去，呀唏，左手进步螳螂拳、入步擒拿手，右手连环劈挂、
飞星赶月拳，左时撞肚，右膝顶腹，太阳魁，右朝天，哼嘿，就把那厮给制
住了，可闹吔！我一出手，他就趴在地上喊妈妈，我说：
‘不准！’你道怎地？”
众人都吓了一跳：“怎么？”
“哗，你真威风连妈妈都不准人叫。”
“嘿嘿，”游白云得意洋洋的说：”
“我只准他喊爸爸。”
众皆鼓掌。
“不过，”阿忠却思前想后都想不大通，“他只是个学生，又怎么会有
机关枪？”
“这⋯⋯”
“他至少只十多廿多，还能挟住两个人，难道他比史泰龙还魁梧？”
“那⋯⋯”
“你冲过去的时候，他没开枪吗？”
“这个嘛⋯⋯这个问题嘛⋯⋯”游白云忽见了救星似的叫道：“方姊来
了。
果然是方心如走了过来，笑盈盈地问：“游白云，你又在车什么无烟大
炮呀？”
众皆哄笑。
“游白云说他勇救佳人，一个打五个——”阿忠笑说。
“游白云还只手空拳，不怕机关枪，怒杀大狂魔，赢得美人归——”阿
奸唱戏似的接下去。
“我看你呀，”方心如摇着头叹说，“你也该成家了。”
游白云苦着脸，忽灵机一动，想到一个辩解之法，“方姊也未结婚，几
时才轮到我？”
众又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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